Tolstoy, Leo 托爾斯泰（1828～1910） 俄國小說家和社會改革家。托爾斯泰很早便失去雙親，在圖拉（Tula）附近由他的姨母養大。他是貴族的孩子，因此從開始便認識財富與社會特權是什麼意思。他對大學生活沒有興趣，沒獲得學位便退學了；但他閱讀的範圍甚廣，對法哲學家盧梭（Jean Jacques Rousseau, 1712～78）的社會理論深感興趣。為了研究教育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問題，他在1857和1860年去歐洲視察。1861年他把自己的農奴釋放了；跟著那年與索菲亞（Sofya Andreyevna Bers, 1844～1919）結婚，她為他生了十三個兒女。
《戰爭與和平》（War and Peace，高植譯，上海︰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53）的出版使托爾斯泰聲名遠播，該書也成為西方偉大的文學作品。《安娜．卡列尼娜》（Anna Karenina，高植譯，上海︰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55）把一個堅強卻不快樂的女人描寫得深入又真切。在小說中，托爾斯泰強調道德制約與渴望在沒有社會制約下生活之間的張力。對於廣角的場面、性格描寫，和深入的道德洞見，托爾斯泰都有獨到的成就。
名譽不能給托爾斯泰帶來內心的平安，約在1880年他有一次神祕的經驗，便決定與農民走在一起。他放棄了自己的名銜，與東正教教會爭吵（終於引致1901年被開除會籍），並把財產轉到妻兒的名下，只帶著他的姪女愛麗珊德拉（Alexandra）乘火車出走，當時八十二歲。其實這是他多年的夢想，希望擺脫世俗一切的纏累，希望因此更接近上帝。可惜出走幾天後便死在阿斯塔波伏的一個小火車站。
托爾斯泰的宗教融入了不少基督教的成分，像對所有人的慈愛和憐憫。但他不接受超自然主義，強調人性的內在能力；他的基本原則是採自登山寶訓的，特別看重不抵抗及簡樸生活的原則。他不接受教會及社會權柄的態度，有時被人稱為「基督教之無政府主義者」。
【編按︰離開托爾斯泰心路歷程的改變而給他貼上各種標籤，不會幫助我們了解他及他的作品。他出生於貴族家庭，名與利都好像是理所當然的，但他接觸的農奴生活，卻叫他良心不安，很早便問人生意義一類的問題（參Childhood， 1852）。到1874年左右，他決定著手解決這種矛盾。幾年後，他發現「不抵抗主義」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，也可能是解答人生目的的關鍵；但教會因循，反強調超自然因素這一方面，他相信，聖經對這個錯漏也要負上一部分的責任。他說人生的目的不在於滿足人較低層次的慾念，乃是為人較高尚的天性與能力服務。這種天性與能力遍存人性之內，使人能認識何為善，何為美，並且可以按這認識實行出來。
他從聖經提出五條生活的原則︰1.不發怒；2.不貪婪；3.不發誓；4.不抵抗邪惡的人；5.善待義與不義的人。托爾斯泰一生都按這些原則生活，這種努力叫他與當權者發生衝突，包括教會的和社會的。他視財物和權力為邪惡的來源，認為戰爭、吸煙、喝酒及殺生是不對的，它們都含有暴力的成分，而暴力則是邪惡的總歸。人應該停止倚賴別人的勞動來生存，也不應參與國家有組織的暴力行動。他認為維持社會秩序的真正能力，在於彼此相愛，而不是法治。
這種思想一度受人歡迎，甚至發展成一種有組織的運動，可惜收效不著，托爾斯泰便感到十分厭惡。他認為天國就是在人的心裡，它的具體表現就是人對盡善盡美的追求。為了體現天國，他更切實執行那五條原則。這時托爾斯泰已成了國際名人，來探訪他的人絡驛不絕，但他素衣縞服，常與農民一起在田裡工作，又學會做鞋，企圖生活起居全部自給自足，不倚賴他人。他這種生活明顯地不為妻子認同，不斷要求他把一切財物轉給她，包括1882年以前的著作版權，這是他夫婦二人不斷爭吵的主要原因，終於引致他八十二歲高齡決定放棄一切，在夜間祕密離開家庭。這樣說來，我們起碼知道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不是暴力的無政府主義，像近代國際新聞所傳遞的那種，而是非暴力的「無政府主義」。這在《哥薩克》（The Cossacks，吳岩譯，上海︰新文藝出版社，1954）有很明顯的交代。
自從托爾斯泰加入教會後，他好像是暫時停止了文學創作，把精力用在寫作宗教、倫理、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書籍。其中最著名的有《我究竟信仰什麼》（What I Believe? 1884）；《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？》（What then Must We Do? 1886），和《上帝國就在你們心裡》（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, 1893）。
1896年他發表了《藝術論》（What is Art? 遠流），在此書他發展一個命題︰最好的文學藝術，就是能用最崇高的博愛來感染最大多數人的藝術。皈依宗教後的托爾斯泰，曾把這理論用在小說及劇本中；最有成就的是︰《克萊采奏鳴曲》（The Kreutzer Sonata, 1889）；《惡魔》（The Devil, 1889）；《父親謝爾蓋》（Father Sergei）；《偽特券》（The False Coupon）；《海澤─穆拉特》（Hadji - Murad, 1896～1904）。
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，托爾斯泰的宗教觀是相當人本主義的，他看為重要的不是救贖論和三一論，而是人的善意；他不相信基督的神性，卻對人的道德力寄以無限希望。在兩次大戰之前，這種對人的樂觀精神是當代一個共守的信念；但像托爾斯泰那樣，至終擺脫名與利的纏累，以老年之身寅夜出走，追求人間的至善至美，卻是浪漫得有點不尋常。不過在批評他過度信任人間美善的力量之餘，也不要忘記，像他那樣能洞悉人間之偽善的作者，也是非常罕見的，他亦因為能精確地把人內心面貌呈現人眼前而名垂千古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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